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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 南 乡 镇 石 桥
朱炳南

人类逐水而居，适于休养生息的地方遂聚集为居民
点，大者为城为市，小者为镇为村。古称城区为城池，以
表其地理特征是环水绕城。村镇是微型城区，村头必近
水，有水必有桥。与路相比，桥的体量可以忽略不计，但
是方志中却少不掉有关桥的记载。古人多有将桥视为地域
的标志性建筑，或以桥作为地名。吾乡俚语“我过的桥比
你走的路还要长”——— 小小的桥被提升为傲人之语，极显
其人生阅历之丰广厚重。排除桥的实用功能，你也不能轻
视它。

在钢材、水泥没有问世的年代，构成桥的材质不外乎
木、石两大类。木材在露天中易腐朽，难以维持久远，如
今少有木桥存世，如果想见识木桥的尊容，恐怕只能从古
画中寻找了。只有石桥的寿命最长，储存在我脑海中印象
最深的古石桥远有北京卢沟桥，近有舒城城关镇的龙津
桥，可这两座古石桥与吾日常生活圈子八杆子也打不着，
咱不说它。成书于明万历年间《六安州志》有“通济、永
安、三里、五里、樊通、戚家、青山、施家”桥载之，古
则古矣，这些桥早已无迹，徒留地名，没必要在这里妄
言。这里仅叙述古皋东南乡毛坦厂镇周边的几座旧石桥，
或其桥仍在，已成古迹，当引以保护；或实物不存，口碑
流传，应记为人文。

以结构言，石桥通常有梁式和拱式两种。梁式石桥由
条石桥面(简称“梁”)与柱墩两部分组成，石柱墩的横断
面呈尖头形，状若织布的梭，可大幅度的减少河水激流的
冲击力，所以这类石板桥俗称“梭子桥”。由河道宽度和
结构力学、建造成本等方面考量，平畈地区河道较宽桥面
必然长，而山区河道狭窄山水往往来势凶猛，所以因地制
宜地形成了山区多拱桥、平畈多梁桥的建桥特色。乡村拱
桥一般都是单孔型的，基部由梯形石块拱劵成圆弧形，俗
称“卷棚桥”，结构坚实紧湊，造型玲珑美观。

先说说毛坦厂镇周边几座名不见经传的拱式古石桥。
与金安区东河口镇隔河相望的舒城县张母桥镇，是

舒、六两县交界地的商品流通集散地，街南头有一座单孔
石拱桥。张母桥镇民间流传此石拱桥是一渔翁遗孀张大娘
化缘建造，后人为追记张大娘的功德，称这座桥为张母
桥。查舒、六两邑的历代方志均无记载，镇、桥同名，究
竟是先有镇还是先有桥，已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
疑命题。

东河口镇三堡墩村也有一座单孔石拱桥名张公桥，当
地人称此桥与东四十里地的“张母桥”为夫妻桥。张母桥
镇民间传说建桥的张大娘是一渔翁的遗孀，而三堡墩村民
间传说“张公桥”为张氏的老公所建。这都是拿不出实据
的传说，古代交通工具只是两条腿，步行四十里地单程最
少也得半天时间，古代能有这种分居两地的夫妇么？两相
比较，张公桥是张大娘的后续老公建造更不靠谱。民间历
来有好事成双的善美愿望，给相距四十华里之地的两座石
桥点一个鸳鸯谱，倒也符合正能量主题，只可惜不见有鸳
鸯露面。然而，地图上明确标示着张公桥左邻有“鹭鸶
窝”，而张母桥的左邻同样也有“鹭鸶窝”，没有鸳鸯出
现，却有鹭鸶屯驻，莫非那些风度有若仙鹤的鹭鸶们受张
氏夫妇善行的感化，而学做牛郎织女故事中的喜鹊？吾辨
别不出这两桥的传说是童话中的现实，还是现实中的童
话。

张公桥左边的鹭鸶窝附近又另有一座拱式古石桥，距
张公桥不足2公里，人称“鹭鸶窝卷棚桥”，据说是当地
夏姓先祖所建。此桥建于何年目前仍未探访清楚，亦因之
可断定此桥是古桥。这座古石桥孔径约6米，其构件石料
打制精细，虽然道路旁移此桥早已不是人行通道，桥面已
残缺不全，但桥孔的券拱完好无损，仍显示出那小巧精
美、中规中矩的倩影，令人见之赏心悦目。

再说说梁式古石桥———
毛坦厂镇为舒、六、霍三县交界地，是舒城县五显

镇、金安区(原六安县)东河口、霍山县与儿街之三镇围拢
的核心区域。与儿街旧名女儿街，原为毛坦厂辖区范围，
1950年行政区划调整时划归霍山县(同期划出的有石河、
真龙地、山王河、樊冲、迎水庵、东西溪等7个乡)。与儿
街镇街南有座石梁桥名“女儿桥”，话说女儿街东头河边
有一富户，受雇的年轻长工与其独生女互生情愫，因门不
当户不对难成眷属。某春耕日，主人为急于抢栽秧苗，用
激将法说：如果你今天能栽完这一垄田，我就成全你与我
女儿的婚事。这年轻人当然二话不说，就下田去了，直到
傍晚时分，小伙子仍未回去吃饭。其女忍不住送茶水到田
头，小伙子听到心上人的呼唤，猛直腰身，不幸肠断命
绝。该女子自此不嫁，一心向善，促其父捐出家产就地在
河上修建石桥，造福此方民众，后人称此桥为“女儿
桥”。修桥补路是公益慈善举动，以泯灭青春芳华作为代
价，未免太悲摧了。但愿这个伤感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

与儿街镇同毛坦厂镇之间有个小集镇名“石河”，石
河街头也有一座梁式石桥。有资料称此桥是长18米的五墩
石板桥，自建成至今近 1 5 0年间曾多次受山洪暴发的冲
击，现尚存两个石墩的古桥局部。这座石梁桥是毛坦厂镇
涂公祠及涂公馆馆主涂宗瀛独资修建。

与毛坦厂镇山水相连的东河口镇原名两河口，明万历
十二年《六安州志》中有东河口地名的记载：“两河口，
城南七十里”。5 0年代初期“两河口”改名为“东河
口”，其老街的东、西两街头原先都建有门楼，东门楼紧
贴河道，河上建有石桥。这座石梁桥与街头闸门楼珠联璧
合，说不准是否明代同时落成的建筑物。20世纪60年代期
间河道断流，其石桥亦成为摆设，再也不见当年小桥流水
的风貌了。

舒城县五显镇位于毛坦厂镇东5公里，五显镇老街也
有一座古石桥。1958年规划修龙河口水库时，五显河下游
的毛竹园、中梅河两镇划为库区，将毛竹园镇移民到下五
显修建新街、新路，原五显老街成为闭塞区域的“南小
街”，于是古石桥得以留存。2012年在原址新建可以通行
汽车的钢混结构桥，如今尚存两个长约4米的古石桥构件
不再负重，静静的躺在新大桥边悠闲的睨视着新桥上的往
来行人与车辆。

与毛坦厂镇毗邻的显杨冲村，距毛坦厂镇仅2华里，
是一个杨姓群聚的较大村落，村头有石梁桥一座，此石桥
为杨氏家族修建，其建造年代在《杨氏宗谱》中应该有记
载，有待于杨姓族人予以索隐。这座石桥的梭型桥墩砌筑
的严密齐整，桥面平整大气。近年于此桥外围加宽加高，
复建成外观为钢混结构的汽车桥，看样子古石桥隐于其内
丝毫没有受到伤筋动骨的损伤。

数说了这几座古石桥，有了这样一个印象：石桥是规
模较大乡镇的标配，而唯独古镇毛坦厂史上无石桥。毛坦
厂镇老街的东、西两座闸门楼紧贴河道，符合城池格局，
寒酸的是河中皆以独木桥为通道。建国后古镇毛坦厂的首
项建筑工程就是建桥——— 1950年在西闸门外建了一座通关
木桥，此木板桥长约五丈，面宽八尺，桥面两边装配有木
栏杆，时人称之为“大洋桥”。俗话说十年河东转河西，
50年代后期河道北移，至1966年终于断流无水，这木桥反
而成为交通累赘被拆除。

说毛坦厂镇古无石桥并不准确，因为镇域内的凤凰冲
村有一座古石梁桥。凤凰冲小街当年曾是毛坦厂镇通往霍
山、六安的三条古道之一的咽喉，那石板桥面被独轮车的
车辘轳磨成的沟槽可以作证。交通要塞凤凰冲的昔日辉煌
已成历史不再显现，而凤凰冲古石桥却转化为历史文物将
永存于世。

毛坦厂老街有“窟窿桥巷”，窟窿桥有故事：这条街
巷的东、西两处有刘家祠堂和蔡家祠堂，斗换星移，蔡氏
人丁渐渐不及刘氏兴旺。话说某年某月某日，突然在这巷
道南端的小河沟上出现了一块六尺长的青石板，更奇特的
是这青石板上还凿有一个巴掌大的孔洞！时有好事者传言，
此“窟窿桥”是蔡姓为避免“牛(刘)吃菜”而摆放的。尽管这
石板“桥”来得有
点 诡 谲 ，但是对
人 有 益 无 损 ，更
重要的是化解了
可能出现氏族纠
纷 的 冲 突 ，为 构
建和谐社会出了
一 臂 之 力 ，于是
就 有 了“ 窟 洞 桥
巷”的命名。微不
足道的“窟窿桥”
早 已 不 见 踪 迹 ，
而“窟窿桥巷”已
成为古镇一处永
不磨灭的人文遗
迹，说它是具有
大 智 慧 的“ 不是
桥的乡镇石桥”，
可信乎？

五溪河，也叫舞旗河，古地名。地处淠河上游大河北
至叶家河段，因此段汇集了万家湾、大兴湾、欧家湾、粉
坊湾、老窑湾五条溪水而得名。大清光绪年间的《霍山县
志》纪事中还在使用这一地名。到了民国初年，因这儿曾
是唐朝末年黄巢在这里插旗招兵买马，南宋后期又是抗元
将领曹平章驻守六万寨时舞旗练兵的地方，为与操场河、
坳旗尖、六万寨等统归于曹平章的地名系列，更名为舞旗
河。这一带，因黎家山余脉直插大兴湾挡住水路，在两旁
形成极大的一个“几”字河套。河流，水量充沛；河湾，
土地平旷。又是东淠河进大别山出黄冈的第一个大河套，
历来就是古战场。

相传舜禹之际，有“三苗”起来作乱。《吕氏春秋·上
德》记：“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
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新书》、《盐铁论》也记：
“舜舞干羽而三苗服”。可最终禹还是攻打了三苗，迫使
三苗迁于三危。五溪河，就是禹征服三苗争夺领地的古战
场之一。

又据《书·大禹谟》解释：干羽，读音gàn yǔ，是一个
汉语词汇，释义为古代舞者所执的舞具、文德教化。gàn
yǔㄍㄢˋㄧㄩˇ(1).古代舞者所执的舞具。文舞执羽，武舞
执干。

也许舞旗河的更名也是为了肯定大禹“舞羽旗”以德
服三苗的做法吧！

清光绪三十一年编撰的《霍山县志》又记：明朝天启
七年(公元1627年)农历四月十一日，霍山县发生了洪涝灾
害，当地的大路旁边的一座墓园被冲毁。四五天之后，大
水逐渐退去，路上留下一些棺材与石碑。老百姓前去辨
认，打算根据碑记的内容确认墓主的身份后，再重新安
葬。

在这众多的石碑中间，有一块石碑非常特殊。石碑上
面没有图案，碑额上写着“刘伯温碑记”五个大字，碑文
为：
生出西山马，卸却贵州鞍，杀尽五溪苗，踏破大元

关。天启命逢下甲子，黎民涂炭饥荒死，奴辈道从民大
乱，定国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铜铁，是是非非方信
武。

这是一块记载着几句预言诗的谶碑，整首诗充盈着一
种神秘的氛围。人们知道：在霍山，历来就称淠河以西的
广大山区为西山。五溪河是历代移民进内山的第一集散
地，这里的原始部落就是远古时期的三苗，五溪苗或五溪
蛮也就是对西山地带广大居民的统称。这自然让人们非常
吃惊，也非常害怕。这几句谶文预言着：天启后这里将会
面临一场大的战争，接着也会有一场大的饥荒，黎民涂
炭，明朝将会走向灭亡。

这预言诗的谶碑所描述的事件与史实也基本相符。据
《霍山县志》记：崇祯七年十一月，寇攻陷英山，焚霍
山。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贼破霍山城，学官龚云祥、姚允
恭、巡司张殉难，屠人集尸首盈城。后来，张献忠围庐州
不克、屠巢无为……九月，献贼再窜霍山，取道英、麻入
陕，霍山城无完牒，民悉奔入山，贼搜山杀之。

张献忠一路攻关掠地所向披靡，黎民涂炭、从民大
乱。这也是西山五溪苗继唐末黄巢逃到大别山杀人八百
万；元铁木真的铁蹄踏平六万寨、殷氏寨，马槽河血流成
河、五溪河成了死亡谷以后所遭受的又一次大屠杀。

《霍山县志》又记：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夏，霍
山大旱，飞蝗满天……至秋，田禾尽蚀、疫病大作。人相
食，有父母食其子女者。次年夏旱，飞蝗所至，野无青
草，山中草粮树皮皆尽，斗米千四百钱。人相食。

明朝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在五溪河发现谶碑，到明
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年)不到30年间霍山发生的一些变
故，历史也给予了真实的解说。

五五 溪溪 河河
叶叶茂茂盛盛

舒城县张母桥南街头的古拱桥“张母桥”(建安子
摄于2019年5月)

金安区东河口镇三堡墩古石桥“张公桥”(2019
年10月 摄)

位于东河口镇三堡墩村“鸳鸯窝”的卷棚桥

与儿街镇的古石桥“女儿桥”(当代在原石桥的
一端加长，2012年6月 摄)

石河古桥

东 河
口 镇 原 老
街 西 闸 门
外 的 古 石
桥遗存

凤凰冲古石桥

窟窟窿窿桥桥巷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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